
老陕让壶口瀑布遗憾
华斌

黄河 ，自 巴 颜 喀拉
山脉雅拉达泽 山麓喷 薄
而出 ，经 内 蒙 古 河 套 平
原，沿 秦 晋 峡 谷滔滔南
下。河 水 至 陕 西 宜 川 及
山西 吉 县 交 界 地段 时 ，
尤如 一 匹 脱 缰 的 野 马 ，
奔腾着 、咆哮着 ，进入一条50米宽30米深
的地沟 ，而后又从沟底冲 出 ，如 一壶沸水
由壶 嘴喷 出 ，势 不 可挡 ，那 巨 大 的轰 鸣 ，
高达50余米的水雾 ，蔚为壮观 ，这便是驰
名中 外的——黄河壶 口 瀑 布 ，这里 ，每年
吸引 着络绎不绝的 中 外游客前来观光旅
游。

壶口 瀑布 位于 秦 晋 交 界 ，靠近陕西
一侧 ，理所 当 然地是三 秦 大 地一道亮丽
的风景线 ，或 者说 是 秦 晋 两 者 共 同 享 有
的自 然景观 。

早些年 ，经济头脑灵 活的 山 西人 ，充
分认识到 了 黄河壶 口 瀑布潜在的旅游经
济价值 ，先于我们陕西 呈报 了 开 发黄河
壶口 瀑布旅游 线 的 计 划 ，国 家 旅游局在
发布全 国 著名 风光旅 游景 点 时 ，亦 同 意

将壶 口 瀑布列为 山 西风 光 ，至此 ，我们陕
西的 自 然 风光 “家谱”中 便没有 了 壶 口 瀑
布这位好“兄弟”。在1997年6月 8日 ，邮 电
部发 行 的编 号 为FP4《山 西风 光 》风光 邮
资明信片中 ，黄河壶 口 瀑布便赫然登
上了 第一枚的邮资图及背面图案 。

近几 年 ，山 西 人 大 力 投 资 开 发
黄河 壶 口 瀑 布旅 游 资 源 ，在 此 旅 游
线上全方位地兴建集 “吃 、住 、行 、观
光、购物 ”于一 体 的 旅 游 经 济 ，极 大
地促进 了 地方经 济 的 发 展 ，1997年
的中 国 旅游年及其举 世瞩 目 的柯受
良飞 越 黄 河 之 举 ，则 更 使 山 西 人 大
受其益 。然而仅一河之隔的陕西 ，面
对大好机遇 却困 于前往壶 口 瀑布的
行路难 ，吃住难 ，中 外游客不得不望

而却 步 ，转 道 奔 往 山 西 。相 比之下 ，我
们陕西人的经济意识及其开发壶 口 瀑
布旅 游 业 的 相 形 见拙 ，捉 襟 见肘之 势
便已 了 然 无 遗 ，留 下 的 只 是 ：老陕 ，你

让壶 口 瀑布遗憾 。
面对改 革开放的时

代大 潮 ，曾经 以小米饭 ，
南瓜 汤 哺育了 中 国 革命
从艰 难 走 向 胜 利 的 憨
厚、爽 直 的 老 陕 怎 么
了？“关 中 愣娃 ”真的是

只“愣 ”不“灵 ”吗？
面对 大 自 然 的 鬼 斧神 工 ，愿我们陕

人能 从 中 悟 出 些什么 来 ，愿 此 类 遗憾 不
再发 生 ！㉒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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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在小小顽童 的时候 ，怀着一颗好奇的心 ，我掀
开了 第一页书 。哇 ！多么美 ，多 么迷 人的一个世界——
从此就在眼 前 展 开 。不 知 晓 ，花开 花落 ，人 世间 已 几度
春秋 。只感觉 ，有书伴我 ，人天真走向成熟 ，由 简 单逐渐
深刻 ，在 平 凡 中 学会了 高 尚 。啊 ，真 的 ，我 想 ，此 生 ，来
世，与书的缘将绵延亘古……

书缘
伊，恰似一泓深 潭 ，静静地伫 立 在我的 身边 ，她并

不急于向我诉说什么 ，而任我在她的沉默 中 惊疑 ：这愈
来愈嘈杂的尘世 ，到处充斥着 卖 弄和喧嚣 。而伊却如何
这般宁静高贵 ，洒脱淡然 ？

我迷惑 ，我追寻 ，我渐渐的懂得 。
因为伊正是被称作“书 ”的那位仙子啊 ！她的脉息

里跳动着的 ，是先哲的 勇敢与热忱 ；她的头脑 中珍藏着
的，是圣贤的仁义 与聪慧 。无需浮躁 ，无需喧 嚣 ，她 早已
轻巧地穿透了时空 的栅栏 ，默默地在一代代的心灵 中 ，
延续着不尽的思索和明 见 。

她怎能不风情万种呢？她怎能不涵 义 隽永 呢？她
又怎能不令我心旷神怡 ，心驰神往呢？与书 结缘 ，真乃
人生一 大 幸事 ！即便 是衣带渐宽 人憔悴 ，即便是捧 卷
之日 忧患始 ，我亦悠然 自 得 ，亦要在那纷 纷 白 雪 下放声
高歌“读书之乐何处 寻 ，数点梅花天地心”。

我已坚信 ，一生要固守这份 良缘 。宁可在这心灵
的艰辛 磨砺 中 容 颜枯槁 ，宁可在这 高 尚 的 忧患 里 备
受煎熬 ，而不愿 ，而不愿过 那 种 稻 草 人 的 生 活 ：阳 光
明媚 的 日 子享受慵懒 ，大雨滂沱的时候萎缩泣叹 ，狂
风骤起时 ，又禁不住张扬的诱惑 而随 风消散 ，在一生

的时光 中 留 不 下哪怕极微 小 的 一个亮点 。怀 揣一颗
苍白 空 洞 的 心 灵啊 ，在这纷繁 的 世界里 该 向 何处 去
——早 已迷失 了家园 。

何不寻书为你疗伤 充 电 ？
走近 她 吧 ，掀开她 的 面 纱 ，那魅 力 果真 不凡 ：美

伦美奂的文字可是她的脸么？或近 黛色 ，或呈朱颜 ，
或如 玉 齿珠 贝 ，或如 一 汪 清 泉 ；有桃红 的 面颊 ，有 暗

柳的 眉 烟……令 我 的 心弦 随 着 这节 奏而震颤 ，或 高
昂或 沉 缓 ，或 繁 华 或 简 单 ，每一 曲 的 神 韵啊 ，都让我
沉醉 其间 ，乐 而忘返 。

可是 ，你还未 曾找到她最令人心动的一面 ，请
用目 光与她交谈——你的神思顿时浩 淼无边 ：多 少
曾有 的辉煌在这 里玲珑闪现 ，多 少美 好的 情操亮丽
作繁 星 点点 。你可曾与 高楼上的红颜共尝哀怨 ？你

可曾随尧舜时的歌声一舞翩跹？你可曾听到屈子 的 呐
喊，在兰花香草 岸 ，在瑶 池天河边 ；你可曾邀诗仙 痛 饮
豪歌 ，在峨嵋金顶 ，在洞庭湖畔？是稼轩才子还在沙场
秋点兵 ，跃马挥鞭？是杜陵野老还在 白 头搔更短 ，唏嘘
难眠？为什么啊 ，难 以在唾手的荣华 中 富贵天年 ，却为
这凌云 的志向踟蹰慨叹？菊丛 中 仍有郑思 肖 在翘首南
望，为痛失的 国 土画兰画兰 ；惶恐 中 仍有文天祥在徜徉
哀叹 ，为民族 的悲剧一演再演……

美人别 离 ，倩影 长留 ；好书远行 ，精魂犹在 。倘若如
此，那我迷恋的定是位古美人 了——着素衣而吹羌笛 ，
超凡清新 。让我在忙碌琐屑 的生 活里神清气爽 ，让我在
残酷沉重的现实 中 身轻如燕 。她那悠扬的笛声啊 ，拂掉
我心头的 尘埃 ，让我为遥远的 梦想信心百倍 ；她隐居的
雪峰啊 ，将会驻扎在我的心灵 ，让我为 固守的那份执着
而冰镇欲望 ，净化情感 。

从此 ，怎么会懵懂——怎么会在最美 的青春里虚
掷光 阴 ？怎么会在并不崎岖的道路上顾影 自 怜？怎么
会为一时的坎坷而丢掉梦想？怎么会 为世俗的偏见而
改变航线 ？扬起帆 ，扬起帆 ！因 为一切的一切 ，曾经
熄灭 的心灵 火焰 ，应 该在这里重新点燃 。

有书 为伴 ，牵引 我去听雷鸣 ，激励我去 采雪莲 。
此生无悔 ，与书 结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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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 说 的 上 帝 ，并 非 西 方 人 信 奉 的 宇 宙
万物 的 主 宰 ，而 是被 商 家 屡 屡 号 称 的 顾 客 。我
曾对 这 廉 价 的 称 谓 下 过 魔 鬼 辞 典 式 的 定 义
——所 谓 “上 帝”，是 常 被 仆人逗 着 玩 儿 ，换 帽
子戴 的 人 。不 幸 的 是 ，我 的 这 一 拙 见 ，竟 不 断
被现 实 生 活 中 发 生 的 事 情 所 证 实 。

去年 10月 12日 ，来 洛 阳 工 作 的 湖 南 籍 女
性李 冬 云 ，经 历 了 一 生 中 从 未 有 过
的羞 辱 。这 天 上 午 ，她 和 同 伴及 一 个
6 岁 的 小 孩 到 洛 阳 鸿 城 商 厦 家 电 部
选购 彩 电 ，在 经 过 了 付 款 、开 票 、挑
选全 部 过 程 准 备 提 货 离 开 之 际 ，却
被售 货 员 怀 疑 未 付 款 而 横 遭 禁 闭 。
在此 后 长达 四 个 多 小 时 的 非 法 拘 禁
中，李 冬 云 被 录 了 口 供 、查 了 证 件 ，
并被 以 “执 行任务 ”为 由 被迫 脱 光 衣
裤，甚 至连 月 经 带 也让抽 出 。同 行 的
小葛 和6岁 的 小 孩 ，亦 在 经过 多 次 盘
问后 遭 到 搜 身 。

此事 发 生 后 二 十 余 天（11月 3
日），北 京 朝 阳 门 内 大 街 协 和 百 货 商
场门 口 ，刚 刚 买 了 两 支 笔 和 一 盒 牙
签的 初 二 学 生 陈 斯 和 王 瑾 ，也被 商
场保 安人 员 拿 了 笔 不 付钱 为 由 当 场
拦住 。两 女 孩 强 迫 之 下 翻 开 身 上 所
有的 衣 兜 ，却 没 有 保 安 人 员 所 说 的
东西 ，在 众 人 围 观 又 孤 立 无 助 的 情
急之 下 ，两 女孩 流 下 了 委屈 的 泪 水 。

读了 上 述 两 则 消 息 的 读 者 诸 君
（ 分 别 见 《中 国 青 年报》11月 14日 、12
月12日 报道），想必 一 定 会 对 “上 帝 ”
的遭遇 发 一 声 浩 然慨叹 的 。别 说是 上 帝 ，就 是
一个普 通 的 人 ，置 身 于 彼 时彼地 的 尴 尬之 中 ，
其应 有 的 尊 严 与 人格 ，早 被 那 理 直 气 壮振振
有辞 当 然 也 是 凶 神 恶 煞 的 商 家 ，践踏 得 无 影
无踪 了 。

不知从何 时 起 ，“上 帝 ”的 桂 冠 ，便被 一 些
商家 大 方 地 送给 了 消 费 者 ，可 有 多 少 消 费 者 ，
真正 地 体味 了 上 帝 的 感 觉 ，以 致 不 少 人 发 出
到底 谁 是 上 帝 的 诘 词 来 。

上帝 心 存疑 虑 ，自 然 有 其道 理 。且 不 说上
帝难 以 享 受 到 上 帝 的 礼 遇 ，仅就 上 帝 消 费 的
市场 而 言 ，假 冒 伪 劣 商 品 ，早 已 是 过 江 之 鲫 ，
数不 胜数 了 。

如果 说 “假 烟 假 酒 假 平 凹 ”（连 人 都 有 假

的）是 市 场 经 济 初 期 难 以 遏 制 的 一 种 社 会现
象，但 至 少 消 费 者 在 消 费 中 不 受 侮 辱 ，则 是 起
码的 权 利 了 。为 广 大 消 费 者 提 供 优 良 的 商 品
和优 良 的 服 务 ，是 服 务 行 业 从 业 人 员 基 本 的
职业 道 德 。为 什 么 视顾 客 为 “上 帝”（这 里 姑且
不谈 顾 客 是 衣食 父 母 这 个 层 面 ）？为 什 么 承
诺服 务 遍 行全 国 ？皆 在 于 此 。但 以 上 二 例 中 ，

顾客 的 难 堪 无 奈 与 商 家 的 骄 横跋 扈 ，
形成 了 多 么 鲜 明 的 对 比 。这 种 反 差 的
背后 ，隐 含 着 一 些 商 家 道 德 水 平 的 低
下与 法 制 观 念 的 淡 漠 。而 这 种 “低 下 ”
和“淡 漠”，已 经 到 了 无 法 容 忍 的 地 步 。

试想 ，李 冬 云 和 那 两 位 天 真 的 中
学生 ，何 曾 有 过 “上 帝 ”的 福 分 ，她们 在
一个 瞬 间 ，便 完 成 了 “上 帝 ”与 “窃 贼 ”
的易 位 。可 见 在 某 些 商 家 眼 中 ，上 帝 仅
仅是 一 个 虚 无 缥 缈 的 光 环 ，抑 或 是 抛
给消 费 者 一 个 美 丽 的 诱 惑 ，勾 你 口 袋
的钱 币 也未 可 知 。我 倒 觉 得 ，上 帝 这 种
无足 轻 重 的 称 谓 无 关 紧 要 ，老 老 实 实
按照 人 与 人之 间 交 往 （包 括 商 业 交 往 ）
的准 则 办 事 倒 是 根 本 。礼 、义 、廉 、信 、
诚，我 们 民 族 文 化 中 的 这 些瑰 宝 ，比起
“ 上 帝 ”这 顶 二 尺 五 来 得 实 际 和 可 靠 。
须知 ，互 相 尊 重 、互 相 关 爱 、互 相 信任 、
互相 帮 助 ，上 帝 居 住 的 天 堂 里 的 人也
是这 么 干 的 。所 以 ，我 总 以 为 消 费 者根
本不 必 以 上 帝 自 居 ，只 要 以 法 维 护 好
自己 的 合 法权 益也就 够 了 。况 且 ，在 某
些商 家 眼 中 ，真 正 的 上 帝 不 是 顾 客 ，而
是顾 客 手 中 的 金钱 。

但不 管 怎 么 说 ，商 家 因 怀 疑 而 拘 禁 消 费
者，这 无 疑 是 一 种侵 犯人权 的 非 法 行 为 。光 天
化日 之 下 、众 目 睽睽 之 中 ，仅仅 因 为 怀疑就 拘
禁顾 客 ，限 制 他 们 的 人 身 自 由 ，把上 帝 推 到
尴尬 的 境地 ，这 无疑会给 他 们 带 来 巨 大 的 精
神创 伤 和 名 誉 损 害 。如 果 让 其 说 说 不 加 制
止，其 恶 果 不 可 低估 。可
以设 想 ，那 位 年 仅 6岁 的

天使般 的 孩 子 ，搜 身 或许
给他 留 下 终 生 冷 酷 的 印

象。他将 以 怎 样 的 心 态 步
入这 个社会 ，真让人 前 瞻
有忧 。

我的 上 帝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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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筝都是以 小孩子 的 名 义 买 的 。放时 ，大 人
却多 成 了 主 角 。细细 的 丝 线扯着 一腔春 情一 身 兴奋
一团 希望 ，小心地放着 ，收 着 ，收 着 ，放着 ，兀那 风筝
渐被驯服 ，继 而烫 帖 ，终 于 遂 心所欲地飞扬青空 ，在
重新找回 的童真天趣中 ，如鸟滑翔 。

风筝把妻的温柔与孩子的 欢笑亦送 上那美 妙的
空间 ，时间却不无妒忌地 飞 快 溜走 。
相互 绞缠 的 风 筝撕扯 不开 ，终 于 消
失在苍暝之 中 。不过 ，属于 自 己 的那
只风筝却永远留 在记忆 中 了 。

古老 的 风 筝 ，是 无 法 再 回
到古老天空 了 。

哦，那时的天空 ，尽管平静 中 也
暗藏着看不见的危险气流 ；但天空 ，
尤其是不胜
寒的 高 处 ，
却不曾丧失
自己 的节操
一现代的航
天飞机、747
波音 客 机 、
火箭 、导弹

以及工业污染等 等 尚 无强暴
的条件呢 。风筝 ，兀那在吹面
不寒的杨柳 中 飞过轻薄桃花
颠狂柳 絮呢喃春燕纷然蜂蝶
青山 绿 水 一 行 白 鹭 的 风 筝 ，
遂赋 予 天 空 一 种 平 和 、生 动
和美丽 。

古典的 风筝连 同 古典的
天空 只能留在今人的想象 中
了。而在现代风筝的背后 ，是
否正隐伏着厄尔尼诺这个工
业文明制造 出 的 “圣婴 ”呢 ？
余不知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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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中 国 棋协 日 前 宣 布 参 加’98
富士 通 世 界 围 棋 锦 标 赛 的 中 国 队
参赛 阵 容 时 ，棋迷 们可 以 惊喜 地发
现以 “小 龙 ”常 昊 领 衔 的 四 “小 龙 ”
周鹤 洋 、丁 伟 、邵 炜 刚 名 列 其 中 ，占
据了 中 国 参 赛 七 名 棋 手 的 一 半 还
多，似 乎 在 默 然 向 世 界 宣 言 ：中 国
围棋 进 入 新 生 代 腾 云
的转折年代 。

许多 中 国 棋 迷 都
记忆 犹新 ，自 马 晓 春96
年以 两 夺 世 界 冠 军 而
成为 中 国 围 棋 第 一 人
后，由 于 各 种 原 因 ，他
很快 已 从 巅 峰 跌 至 谷
底，更 有 令 人 难 以 置信
地“逢 李 （昌 镐 ）必 败”，
许多 有 识 之 士 都 对 马
晓春 提 出 了 衷 告 ，希 冀
他能 重 塑 自 信 ，为 中 国
围棋 重 现 辉 煌 再 立 新
功。但 出 人 意 料 的 是 ，
马晓 春 这 位 天 才 棋 手
却远 没 人 想 象 那 般 顽
强，不但 再 也 找 不 出 世 界 第 一 人 的
感觉 ，甚 至 于 一 夜 之 间 连 国 内 “五
冠王 ”的 风 采 也 几 乎 消 失 殆 尽 ，以
常昊 、王 磊 等 新 生 代 组 成 的 新锐部
队陆 续 从 他 手 中 夺 走 了 “天 元”、
“ 霸 王 ”头衔 ，其 处 境开 始 变得 不 利
起来 。随 着 事 态 的 继 续 演 变 ，在 参

加了 一 系 列 国 内 国 际 赛 事 并 屡 有
上佳表 现 的 新 生 代 的 进 步 和成 熟
愈来 愈 明 晰 可 辨 ，尤其在 去 年 围 棋
个人 赛 、天 元 赛 、乐 百 氏 杯 赛 等 国
内重 大 赛 事 登 顶 的 年 轻 面 孔 越 来
越多 后 ，人 们似乎不得不承认 一个
现实 ：中 国 围 棋进入 了 新时代 。

这是 一 个 令 人 欣
慰的 时 刻 。曾 几 何
时，中 国 围 棋 屡 屡 陷
入“一 人 打 天 下”的
怪圈 ，陈 祖 德 、聂 卫
平、马 晓 春 分 别 代 表
着那 个 年 代 的 不 同 阶
段，而 面 对 日 韩 群 星
璀璨 的 局 面 ，中 国 围
棋显 得 异 常 的 单 薄 和
无助 。现 在 ，以 常 昊
为代 表 的 新 锐 们 的 成
长，让 人 们 重 新 找 回
了对 中 国 围 棋 的 自
信，而 且 目 前 这 种 群
龙齐 进 、百 花 争 放 的
大好 局 面 也 是 中 国 围

棋多 年 以 来极 为 缺乏的 。
可以 相 信 ，这 批代 表 中 国 新

生力 量 的 围 棋 新 秀 ，随 着 他 们 参
加国 内 围 棋 大 赛 的 次 数 不 断 增
多，其 构 造 的 阵 营 会 更 加 坚 固 ，
他们 会 给 中 国 棋 迷 带 来 更 多 的 惊
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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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相声进一言
金瑞 麟

众所周知 ，相声在中 国 ，乃至国外 ，
都有很大的 影 响 。一些优秀 的相声 ，如
《 夜行记》，《关公战秦琼》，《如此照相》，
《 帽子工厂 》等 ，都曾让广大观众过 目 难
忘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。

然纵观时下的相 声 ，笑声勉强 ，包
袱尴尬 ，没有艺术 ，似乎 已成人们的 共
识。再 看 一 些 相 声 演
员，演小品 、电视剧的
多，去 拍 广 告 的 也 不
少。能坚守阵地 ，不为
名利所动的 ，似乎 已不多 了 。这也就难
怪连春节晚会这样的举国注 目 的“年夜
饭”，也看不到令人满意的相声了 。

实话实说 ，在往年的春节晚会 上 ，
观众对冯巩 、牛群的相声总是寄 以厚望
的。可今年 ，这两位“腕”，也让观众大失
所望 。他俩合 说 的 《坐享 其成》，构思简
单，可说 是 无甚笑料 。连这样的相声都
能端到年夜盛会上去 ，岂不更说明时下

相声的可悲 ？恕 笔 者直言 ，这大概是冯老
弟忙 于拍 影 视 ，牛 老哥忙 于搞 摄 影 之故
罢？不然 ，今年的相声何以如此之差 ？

著名评论家常祥霖近 日 撰文说 ，相声
现在成了 念喜歌儿 ，说 吉祥话的职业 。那
些多 年深受赞扬的讽刺力量正在削弱 ，几
乎听不到非常幽默 ，非常有意思的而又充

满战斗性的相声了 。此话 言 之有理 ，一针
见血地刺 中 了 当 前相声的要害 。如果我们
的相 声丢弃了 讽刺功能 ，只 是甘愿 当 “喜
欢虫 ”之类 的 角 色 ，自 然会失去广 大观众
的。

然广大观众对相声还是深有感情的 ，
他们企盼艺术家们能认真调整 自 己 ，多深
入生活 ，重新拿起讽刺武器 ，以找回相声
昔日 的辉煌 。

背后批评家

诗/马良
画/林积令

人前 不 说 人 后 说 ，
会上 不 说 会 下 说 ，

说到 恨 处欲拼命——

领导 进 门 却 熄 火 。

递烟 问 好奉上 座 ，
咸话 淡 话挑 着 说 ，
刚才 骂 他 “太 腐 败”，
这会 夸 他 “好 气 色”。

投票 还投 他 的 票 ，

（ 心里 盼他快 翻 车 ）。

组织 部 门 测 民 意 ，
言不 由 衷 唱 赞歌 。

“ 背 后 批评 家 ”多 多 ，
是“软弱 ”耶是“灵活”？
不便说他“两面派”，

至少 人 格 有 欠 缺……

五龙口看猕猴
刘三 余

你见过 国 家二级
保护动物——野生的
猕猴群吗？它们的生
活习 惯 如 何？还
有，作 为它们的领导
者猴王 ，又享有怎样
的特权？近 日 ，笔 者
有幸游览了河南省济源市五龙
口，那漫 山 遍野 的猕猴 ，真让
人大开眼界 ，大饱眼福 。

五龙 口 属 省 级 自 然 保 护
区。汽车通过横贯济源市东西
的焦 （作）——枝 （城）线 ，
进入拔地而起 、绵亘数 百 里的
太行 山 脉 ，约需十分钟 ，就可
到达 五龙 口 。这里四 面环山 ，
一个呈葫芦状的 山 凹地带 ，有
庙，有碑 ，有桃林 ，有令人神
往的 美丽神话 。然 而 ，最吸 引
游人 的 ，还是这里 的猕猴 了 。
树杈间 ，沟 凹里 ，石栏边 ，半
坡上 ，到 处都有猕猴的踪影 ，
腾窜跳跃 ，结伙嬉戏 ，啸首长
天，给 这寂静的 山 野 ，平添 了
无限生机 。史有那欲性正炽的

公猴 ，众 目 睽 睽之 下 公 然 与 其 搭 挡作
爱，全然 不顾人间还有 “羞耻”一说 。
相形之下 ，那三五家设地摊 者便更见冷
清，只 须放置一根木棍 ，猴子们便不敢
近前 。

猴子们对游人就不那么客气了 。小
路上正 行走间 ，它 会倏地一下从你的胸
前跃过 ，这种吓你出 一 身冷汗的恶作剧
倒也罢 了 ，更有那 “车匪路霸”，索性
横在路上乞食 ，直到你将衣兜翻个底朝
天才 予 以 “放行”。你想给猴子玩 “空
手道”吗 ？对不起 ，当 它发现你伸 出 的
手心里没有一星半点的食物 ，它 的一只
前爪就迅疾抓紧 来人衣领 ，另一只前爪
几近 同 时便扇在了这人的脸颊上 。被文
明进化了 的现代人 ，此时呈现 出 的 ，只
能是亦被文化蜕化了 的一脸狼狈 。

身背挎包的导游先生一声唿哨 ，把
游客 的兴致推向 了 高潮 。但见他将包里
的小饼干 、花生豆什么的撒开处 ，一百
多只猕猴闻 声而来 ，大抢其食 。胆大些

的游人 ，在导游的 鼓励下 ，壮起胆子在
猴群 中 找块石头坐下，“咔嚓”相机快
门一按 ，就是一张别开生面的人猴谐趣
图了 。

“ 谁是猴王呢？”顺着 导游先生手
指处 ，山 坡上一 只颇具绅士风度的猴子
不疾不徐地向我们拢来 。那高高撅起的
尾巴 ，就像 国 君 头顶 的 王 冠 ，既 是炫
耀，又是至 高无上的权 力 的 象征 。这两
者之间 的 区别 ，只是在于标识的 部位有
异。猴土所到之处 ，它的 臣民们纷 纷 停
止争食 ，识趣地让开 。傲慢的猴王径直
来到 导游身边 ，拿过饼干 、苹果片便大
啖开 来 ，紧随其后 ，被导游称作 “二把
手”的猴子看样子很馋 ，眼 巴 巴 地瞅着
导游手 中 的 食物 ，又不敢造次 ，末了索
性将头颅转向 一边 ，眼不见 ，嘴不馋 。
看这猴王 ，体形比半坡上瞭望 、充任巡

逻队长的猴子要小 ，一只耳朵少了小半
块，面颊上留 有一道深深 的伤痕印迹 。
这只貌不惊人的猴子凭什么在它 的 同 类
中称王霸道呢？导游解释 说 ，猴王的选
举法 则 ，是 典 型 的 优 胜 劣 汰 ，胜 者 为
王。这种 竞争是公平的 、透明 的 、民主
的，同 时又是残酷的 、激 烈的 、旷 日 持
久的 ，与远古时期的 人类相比 ，有着惊
人的相似 。它不搞世袭制 ，也 无须扯裙
带拉关 系找靠 山 ，英雄不 问 出 处 ，全凭
撕掳咬 斗的真本事 。从时间 上看 ，这也
许是一个千古之谜 ：猴王每四 年改选一
次。到 了这年 的农历11——12月 ，年轻
力盛野心勃勃的公猴就以挑战 者的 身份
向猴 王 挑 战 ，像 擂 台 赛 一 样 ，依 次 过
招，轮 番上阵 ，几场恶 斗 ，流血受伤在
所难免 ，有的猴子 ，甚至赔进了 自 家小
命。最后 的胜利者 ，便是众望所归的新
一届 君主 ，至尊至优 ，八面威风 ，唯一
能翘尾 巴 的是它 ，好吃好喝 的 先让它 。
普通猴子 一 夫 一 妻 ，而 猴 王 则 一 夫 多

妻，还喜新厌 旧 。
“ 请各位再看那

小桥 上的孤猴。”导
游介绍 到这里转变 了
话题 ，扭 头 看 那 桥
上，果然有一只
孤猴手持一筒矿

泉水踽踽行走间 ，不时还仰起脖子
灌两 口 。那 副 放 荡 不 羁 的 样 儿 ，
使人 想 起 了 晋 朝 的 狂 士 刘 伶 。导
游指 着 那 猴 子 道：“那 就 是 昔 日
的猴 王 了 ，一 旦 败 阵 ，便 离 开 猴
群成 为一 只 云 游 四 方 的 孤 猴 ，个
中原 因 ，也 许 是 它 平 素 恃 强 凌 弱
积怨 甚 多 ，也 许是 曾 经 沧 海 难 为
水而 产 生 的 失 落 感 所 致 ，也 许 是
放不 下 架 子 又 不 愿 与 它 眼 中 的 宵
小为 伍……”

“子 非 鱼 耶 ，安 知 鱼 乐？”
导游 的 调 侃 ，使 人 想 到 了 庄 子 的
幽默 。但 有 一 点 又 是 毋 庸 置 疑
的：猕 猴、导 游 、游 人 ，乃 至 地
球上 所 有 的 动 物 与 人 ，大 家 都 不
过是 这 蔚 蓝 色 星 球 上 的 客 人 ，还
是彼 此善 等着好 。

济南 一工会主席竟与 职工对簿公堂
近日 在 山 东 省 济 南市发生

了一桩 “怪 事”：鸿 华 集 团 公 司
退休女工李素英 为讨回 已故丈
夫被 企 业侵 害 的 合 法 权 益 ，拖
着病 体 ，数 十 次 往 返 济 南市 区
与这 家 企 业 所 在 的 长 清 县 之
间，找企业行政领导 ，但均未得
到满意 答 复 ，企业 工 会 组织 也
表示无能为 力 。失望之余 ，她决
定诉诸 法 律 ，向 县 劳动仲 裁机
构申 请 仲 裁 。令 李 素 英 意 料 不

到的 是 ，坐 在被 申 诉方位 置 上
的竟 是 公 司 工 会 主席 薛某 ，作
为公 司 总 经 理 的 全 权 代 表 ，跟
欲讨 回 公 道 的 她 打 这 场 “官
司”。该劳动争议案在 当 地反 响
强烈 。一些干部群众愤然道 ：像
这种 不知道 自 己 到底该代表谁
的工 会 干 部 ，如 何 能 履行好 工
会组 织 神 圣 的 维 护职能 ，如 何
能赢得职工群众的信任？

（ 据《工人 日 报 》4月 6日 ）

薛某 身 为 工 会 主 席 ，不 维 护 职 工 合 法 权 益 ，是 失 职 ；吃 职 工
饭砸 职 工 锅 ，是 丧 德 。此 等 失 职 丧 德 但 知 贪 恋 禄 位 的 工 会 主 席 ，
要他 何 用 ！

漳州 ：建 立 “组 织 部 长 夜 谈 制度 ”
1 996年12月 ，漳州 市委组

织部建立 了 “组织 部长夜谈 制
度”，规 定 每 月 15日 下 午 5时
至晚上11时 为组 织部长接待群
众来访时间 ，利用 晚上这段比
较完整 可靠的时间 ，把 干 部和
老百姓请到办公室来 ，倾听民
声，体察 民情 ，化解民怨 。它

拉近 了 党群间 的 距 离 ，温暖 了
普通 干 部群众的心 ，成为党联
系群 众 的 一 个 窗 口 ，今 年 2月
和4月 ，漳 州 市 委 市 府 分 别 决
定在有关 部门 定期接待 干部群
众来 访 ，倾 听 意 见 ，解 决 问
题。

（ 据《人 民 日 报 》4月 12日 ）

真正 变 “老 爷 ”为 “公 仆”，多 少 事 便 可 以 迎 刃 而 解

警惕 “官 本 位”侵 蚀 孩 子 心 灵
现在的 孩子为什么对校园

里的班干部“官职 ”特别计较 ，记
者在杭州一些中小学采访时 ，不
少学 生都不假思索地举出 一大
堆好处来 。孩子的另一个压力源
于家庭 ，有的家长发现在 高考 、
中考 中 ，优 秀 学 生 干 部 有 附 加
分，便 纷纷给孩子施压 。有的学

生家长对孩子成 长寄予 了厚望 ，
却很少从孩子实际出发 。

专家 认 为 ，争强好胜 ，有强
烈的 表现欲 ，是孩子 的 天性 ，应
正确 地 加 以 引 导 和 教 育 ，同 时
必须 警惕 “官本位”的意识腐蚀
孩子 的心灵 。

（ 据《今晚报 》4月 11日 ）

万般 皆 下 品 ，唯 有 “当 官 ”高 ，“官 本位”——这 个 阻碍 社会进
步发 展之 痼 疾 ，侵 蚀 了 社 会 ，侵 蚀 了 成 年 人 ，竟 又 侵 蚀 到 中 小 学
生。救 救 孩 子 ！

现代 汉 语 愕 对 外 来 词
中文英文混杂使用 ，如 “料

理”、“艾滋病”、“迪斯科”等 ，还
有不少外来 词直接 以外语词的
形式 出 现 于 现 代 汉 语 中 ，如
“VCD”、“DVD”等 。音译意译也
五花八门 ，如“Laser”一词 ，就有

“ 激 光”、“镭射”、“雷射 ”等 诸 多
译称 。为 保 卫 现代 汉 语 的 纯洁
性，语言学专家认为 ，对外来词
的规范 ，应考虑语言 自 身 发展 ，
人们的使用 习惯 ，民族文化等多
种因素。（据《文 汇报 》4月 8日 ）

一个 十 多 亿人使 用 的 汉语 ，以 其科 学 性 、严 密性 、独 立性 著称
于世 ，慨 自 洋 风一 入 ，竟遭异化 ，此疾 已 入肌肤 ，不 治将益深 。保 卫
又语 的 纯 洁 性 ，决 不 可 等 闲视之 。　点评 ：杨乾坤


